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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术审美：虚无、意象与意境

马文友

（湖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１２）

　 　 ［摘　 要］ 武术美学研究是丰富武术理论、深化武术基础的必要手段，亦体现了我国

民族传统体育相比于西方竞技体育的不同特点与独特价值。 中国武术审美呈现出三部曲

的态势：其一，受道家文化、佛教思想的熏染，武术审美从外在的动作形象转向内在的气韵

和空灵，即从实有转向了虚无；其二，武术审美在虚无的基础上，通过主体丰富的情感体验

和想象能力，构建出“隐” “秀”合一的动作意象；其三，武术审美并不止于零散的动作意

象，而是通过主客体情景交融将其整合成既有实境、又有虚境的浑然意境。 通过对竞技武

术套路比赛中裁判员和运动员这对审美主客体的辩证关系分析得出，意境已经成为武术

审美的至上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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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武术审美必然绕不过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意境”。 关于意境的生成，于民认

为道家哲学美学是意境生成的主要哲学根基，而禅宗哲理则直接促进意境认识趋向成熟，所谓“空王

之道助”而意境成①。 蒋述卓认为，意境的哲学来源，有道亦有释。 “从其发生发展的历史看，儒道开

其先，而释子助其成”②。 由上可见，道家文化、释家思想在审美意境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武

术，尤其是传统武术受道家文化、佛教思想的影响颇深，修炼中十分注重对“内气”“虚无”“圆空”的
追求，促成了武术审美的意境生成。 武术的意境美集中体现了道家文化的大美无言———气韵生动，
反映了心灵感荡的佛学理趣———虚静圆空。

一、“言外之意”———武术审美由实有转向虚无

艺术家们认为，所谓“实”是指有形之体；所谓“虚”并非以虚为虚、空无一物，而是以实为虚、化
实为虚，“虚”乃“实”的转化与升华。 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虚’和‘实’辩证的统一，才能完成艺

术的表现，形成艺术的美。 中国艺术善用虚实相生的审美原则来处理，而表现出飞舞生动的气韵。”
③诚然，武术审美由实有转向虚无，也并非时空中真的虚无，而是从外在的形体转向内在的气韵与空

灵。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女论剑中就有“布形侯气，与神俱往”的论述，可见武术中对内在之“气”
的追求由来已久。

（一）武术对“气”的追求

“气”既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观念，也是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思想。 刘勰在《文心雕龙·风

骨》篇中讲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④，即指出了“气”乃是文章的核心所在。
古代文论崇尚内在之“气”，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武术亦然。 武术十分讲究练气、运气，以“气”传达

其特有的韵味。 所谓“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就是强调“气”的这种审美之维。



诚然，“气”并非完全是抽象意义的，它实可贯穿形下形上，兼及动态静态。 如赵宪章在《美学精

论》中说：“气升华而融入于神，‘韵’、‘骨’、‘力’等都包括在气的观念之中。”①赵氏此论言简意赅，
强调了“气”的这种涵盖性。 武术中对气的崇尚即包括其对“韵、骨、力”的追求与创造。 常言道：“韵
者，美之极……凡事即尽其美，必有其韵。”②武术在训练中（如击步腾空飞脚），要求静要有“势”，动
要有“韵”。 武术中的“韵”即指气韵、韵律或节奏，它是构成武术美的重要元素。 看那时而激流险

滩、时而和风细雨富于强烈对比变化的动作时会给主体一种心灵上的震撼感。 武术中的“十二型”更
是对“动静起落、站立转折、快缓轻重”等不同动作形态的高度升华与形象概括，体现了人们对“气韵

生动、无言之美”的炽热追求。 同时，武术人自古就深谙“气”能入“骨”，“骨” “气”合一才能彰显习

练者心意与精神这个道理，如《十三势行功心解》中即有“以心行气，务令沉着，乃能收敛入骨”及“以
气运身，务令顺遂，乃能便利从心”的训诫。 可见，只有将主观精神、内心意念贯穿于行拳之中，太极

拳才能“收敛入骨”；只有 “以气运身” “以气催力”，太极拳才能“便利从心”，才能使人感到“牵动往

来气贴背”“腹内松静气腾然”的这种“韵外有旨、言外有意”的美妙境界。
（二）武术对“无”的追求

武术继承了儒家的“骨”，道家的“风”。 老子的“大象无形”及庄子的“大美不言”之论说，成就

了武术审美对“无”的追求。 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反映在武术中就是一代宗师、截拳道创始

人李小龙先生所说的“习武前一拳只是一拳，学习后一拳不再是一拳，深悟后一拳不过是一拳罢了”。
从李氏“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的主张中，可以看出武术那种“明于术而不拘于术，脱规矩

而不违规矩”的审美诉求。
另外，中国道家文化善于将“极限”归结为“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种观点自然也影响到

后世武术的技法及其理论。 如“拳无拳，意无意，无意之中是真意”“由拳入道，返璞归真”“运到有形

归无迹”等等，都是武术众多拳种所追求的神明之境。 明代庄元臣在《叔苴子》中更是对“无”（忘）大
加推崇：“教剑者有法，及其能剑，忘其法并忘其剑矣；未忘法而用剑者，临战斗而死于剑。”刘向在

《说苑·指武》中亦云：“鲁石公剑，迫则能应，感则能剑；眴穆无穷，变无形象。”从上述诸家之言论中

可见，武术技法高超境界均在于“无法” “无形“无象”等“无”字上。 认为“有”，心会受所累，只有

“无”，才能从心所欲。 这正所谓是“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 （《庄子·刻意》），“无为” （《庄子·天

道》）天下万物才能莫与之争美。
（三）武术对“圆”“空”的追求

毕达哥拉斯说：“一切立体图形中最完美的是球形，一切平面图形中最完美的是圆。”彭吉象说：
“在有限的圆面中能（让人）体会到一种‘无尽’的意味。”③“‘圆’成了中国人形象化、符号化了的哲

学观念和社会理想，同时寄寓着团圆、美满、幸福、吉祥的审美情感。”④古代的武术拳家们就是参透

了“圆”或“圆形”的大化玄机，遂将其纳入到武术的技法体系，并给予了丰富的美学意蕴和厚重的审

美情感。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譬如：刀的缠头裹脑，剑的“腕花”，八卦掌的趟泥步，太极拳的“抱
球”，等等。 它们都蕴含着一种意念，那就是须臾不离一个“圆”字，对“圆”或者“圆的运行轨迹”赋予

了美好的期盼。 而“圆的意象一旦由万物各异之理向万物圆融之理升华，便会出现‘理圆’、‘神圆’
这种深层‘圆之美’的体悟”⑤。 如“元妙灵变，隐微难见，以神其用者，乃在于圆”（ 吴殳《手臂录·卷

一·枪法圆机说》）以及“象天法地，圆空法合。 大小开合，唯妙于心” （《峨眉十二庄·天地庄合

决》），等等，均体现了武术对“势正招圆”“整体圆融”的审美追求。
如果说，崇尚“圆融”主要来源于儒家的思想（中和美），那么，崇尚“空灵”则更多的来源于佛教

思想（诸法空相）。 魏晋以降，玄佛合流，以道家的“无”阐释佛教的“空”成了一时的风尚。 所以，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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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传统艺术样式遂将“空灵”纳入了自己的创作体系。 “空灵作为一种审美观最集中地体现在中国

意境理论中”①。 艺术意境生成的一个重要规律就是以实写虚，以有限表现无限，这即是所谓的含蓄

美、空灵美。 “空灵”隐含着无限生机，“空灵”是主体情愫的附加处；在空灵处求证悟，于隐含处见真

情。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认为文章的精华之作必然“有‘秀’有‘隐’。 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
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②。 其实，武术的美亦是强调有“秀”有“隐”，看不见的武术美（隐），才是审

美者所追求的（此乃见仁见智处）。 受道家文化、佛教思想的影响，武术审美从外在“可看”的技术动

作转向内在“隐含”的情感与空灵，即从实有转向虚无，为武术“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产生创造了

条件，亦给审美者留白了无限的审美想象空间。

二、“象外之象”———武术审美的意象追求

《说文解字·序》中关于“象”的提及有“物象之本”“依类象形”“观象于天”等。 笔者认为这里

的“象”有三种含义。 一为形象，乃物象之本；二为法象，依类象形；三为意象，抽象寓意、象外之象。
显然，武术审美意象中的“象”既不是原来的物之本象，也不是依类象形的法象，而是融入主体“情
意”的象，是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象，是一种象外之象。 具体而言，武术审美的意象是在“虚无”的
基础上，由审美主体的体验、思想和情感附加在审美客体之上产生的新生物。

（一）武术动作的“隐”与“秀”构成了审美意象的基础

“隐”“秀”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一个美学命题：“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其中

“秀”是指审美对象鲜明生动、直接可感的性质。 所以“秀”乃是对审美对象的一种外在要求。 武术

中漂亮的动作即为“秀”，无论是刚健的南拳，还是柔缓的太极拳，它们的动作都是鲜明生动、直观可

感，可谓各美其美。 另外，刘勰所说的“隐”是指审美对象所蕴涵的思想情感不直接用文词说出来，不
表现为逻辑判断的形式。 那么，武术动作中的“隐”即可理解为，演练者在练拳时并非机械死板地复

制或临摹，而是带有思想情感地表现，将自己对技击含义的理解融入拳势之中，表现出来的动作是蕴

含武者丰富情感体验的，即它能给观赏者一种“情在势外、意蕴势中”的审美效果。 可见，刘勰“由秀

见隐”的意象生成理论就是要透过“在场的”寻到“不在场的”（海德格尔的“显隐说”）去蔽过程。
以经典武术动作“武松打虎式”为例简要说明之，武术动作要想使人产生审美意象，不仅要求外

在的动作形象“秀”美———姿势正确、工架规整、劲力充沛、协调统一；而且要求演练者能将自己对技

击动作的理解进行层层剥离、提纯、加工和美饰，并通过虚拟化的形式（“隐”的情感）将它展现出来。
这样，观赏者才有可能被激发出相应的灵感和曾经有过的审美体验，继而在原有审美客体的基础之

上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想象，构建出意中之象（仿佛武者身下真有一只老虎），即产生了审美意象。
所以，刘勰提出“隐”“秀”这对范畴，从一个侧面分析了“意”和“象”的辩证关系。 即“意”应该“隐”，
“象”应该“秀”或曰“意”在“象”中，“隐”在“秀”中。

“意”不应该脱离“象”而用逻辑判断的方式直接说出来，这是对审美意象的一个重要规定。 “意
象”就是形象与情感的合二为一。 正如黑格尔所说：“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

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了。”③“意为无形拳，拳为有形意”，形意拳“意象”的创造，即体现了

“隐”“秀”之辩证关系。 形意拳中的十二形（虎、猴、马、鸡、蛇、鹰……），乃是演练者在感受物象又突

破物象本身的基础上，对物象的感性形态经过“炼金存液、弃滓存精”式的取舍与消化（存“秀”），并
通过演练者进一步的心存目想，抽象凝炼，萃取加工而成（情“隐”）。 这样，所表现出来的十二形技

术动作在观赏者看来，既形象逼真又超凡脱俗，既动作秀美又情隐势中。
（二）武术对意象的审美追求

自从武术审美意识成熟（套路的产生为标志）以后，人们对武术意象的追求就乐此不疲。 武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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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技术得到“武不尽势”“势不尽意”“势有尽而意无穷”等赞誉，不仅在于武术动作的形象“秀”美，
更主要的是这些动作都有情“隐”势中。 如四路华拳的“二郎担山赶日月、白鹤亮翅落仙山、凤凰展

翅梧间歇、罗汉伏虎闪身拦”①等等动作技术就体现出了武术这种无尽的艺术韵味。 人们在对其进

行审美观照时，一方面会被形象逼真、活灵活现的动作所吸引，另一方面又会被演练者那极富夸张与

会意的表演所折服，进而产生虚实相生而又情有独钟的审美意象。
上述这些写意化的武术动作既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形思维，也有赖于武术动作本身所富含的

浓重审美意味。 它们或为历史神话或附会于英雄人物，都是通过审美者的主观“臆想”在自己的头脑

中构建了一个“虚无”的客体。 从而使这些形象的动作不仅仅呈现出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而且

还能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使其“神通八方，思接千里”。 譬如“凤凰展翅梧间歇”一动，人们的意

识里仿佛真有一只凤凰徐缓的落在梧桐树上欲将休憩；“二郎担山赶日月”一动， 人们又一次与英雄

“神遇”，武者高大而光辉的形象闪现在人们的观念世界中。 胡小明先生就曾经在其著作《体育美

学》中强调，武术这些形象生动的动作（名称），“是艺术的而不是科学的，是审美的而不是功利的”。
总之，在“虚无”的基础上，小到一个动作名称，大到一个拳种理论（形意拳“象形取意”的拳论、

大成拳“重意弃形”的练拳旨归等），都可见出武术对这种“隐”“秀”合一的审美意象之追求。

三、“韵外之致”———武术审美的意境沉醉

（一）意境与意象的异同

美学家叶朗指出：“意境是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意境不是表现孤立的物象而是表现虚实结合的

‘境’。”②意境是主观情思与客观景物相交融而创造出来的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 意境与意象在本

质上有一定的联系，它们都是主观与客观统一的产物，都是情与物的结合体。 但它们又有区别：从形

式上看，意象与“个体或部分”相关，意境则与“整体或全部”对应。 意境是由意象群构成的，意境中

总是包含着多个意象的存在。 意境不是每一个意象的单纯叠加和组合，意象之外往往留有许多空

白，让欣赏者用想象和人生阅历来填补，体味到其中无限的意蕴③。 诚如，明代谢榛在《四溟诗话》中
所说：“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 以数言而统万形，元气浑成，其浩无涯矣。”④诗中有景，
景中有情。 读盛唐诗篇，你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会看到诗中一个个美妙的意象，你的心灵

会被这些意象打动。 于是，你的整个身心会沉浸在这充满情味的艺术世界之中。 掩卷之后，对诗篇

的整体情境仍回味无穷。 这种审美感受，就是意境美的魅力。 武术亦如此，武术“意象是作为一个个

表意的典型形象而存在，具有着可感知的特征；而意境则是通过特定的形象而诱发出的一种境界和

情调，它可以被看作是建构在这种独特的艺术形象之上的艺术体验”⑤。
具体而言，武术意象偏重于孤立的动作，如“武松脱拷”“白鹤亮翅”等带给人的或壮美或优美的

感受；而武术意境偏重于整个画面的营造，如 ２００８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的太极拳表演，带给审美主

体的是一种大气磅礴、气吞山河的审美体验。 总之，意象侧重于对单个动作的评价，而意境则是对整

体的、浑然的一种感觉。
（二）韵外之致：武术“形而上”的意境沉醉

意境是指审美主客体情景交融后，所表现出来虚实相生的诗意空间，属于“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的形而上范畴。 意境的构成是以时空中的境象为基础，是审美主体的“情与景融”，审美客体的“意
与象通”所营造出来的。 “情与理、形与神相互渗透，彼此融合，就形成了‘意境’。”⑥武术套路的意境

是演练者与观赏者共同交感互动而产生的。 这种心理体验发起于演练者，作用于观赏者并需要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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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能动的把握才能得以实现。 即一方面，它不仅需要演练者对动作技术有全面的体认和理解，而且

要有一定的表演能力，在演练中能与内在的精、气、神完美结合而形成一定的艺术效果，即以“手中之

竹”的形式加以显现；另一方面，它也需要观赏者能抛开功利色彩以一种虚静的心态并附有一定的审

美经验以及“善悟者观庭中一树，便可想见千林”（汤贻汾《画筌析览》）的丰富联想能力，才能“把自

己置身于一个充满战斗的场合里”（蔡龙云先生语），陶醉其中、心与之动，浮想联翩、进入意境。
兹举一例：从审美角度讲，竞技武术套路比赛中裁判员和运动员就是一对审美主客体的辩证关

系。 因此，运动员要想得到裁判员的认可，就要“造‘情景交融’的美学意象之‘境’”①，将裁判员带到

一种审美的意境中来。 众所周知，意境包括实境和虚境。 就武术而言，实境是指经过艺术加工后蕴

含演练者思想情感的动作；虚境是指观赏者对眼前动作再加工后的主观感受。 实境与虚境融合在一

起，才能生发出意境。 所以，运动员在表演时不仅要努力做到动作准确到位、干净利落、形神兼备，还
要对技术动作进行全面研究，对攻防含义深刻把握，使自己演练动作的技击性“真实”，营造的战斗氛

围“浓烈”，即创造出真实可感的“实境”；同时，也需要裁判员能抛开主观功利色彩（作为审美主体），
深情专注的观看，不滞于一实一虚、一静一动，努力将眼前动作在自己的头脑中串联起来，这样运动

员营造的“实境”才能在裁判员的意识中有所升华，使其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此时已与“虚境”结
合），进而生发出主客体交感后的审美意境。

在实际比赛中，如果真能达到此种效果，运动员得到的分数自然就高，反之，则会在分数上略逊

一筹。 这也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的道理。 比赛中往往观众有疑问：运动员动作完成得很好，
为什么分数不高？ 两名运动员动作难度以及完成情况差不多，缘何分数有差别？ 其实这些都是意境

审美造成的（或有主要关联）。 意境本是一种形而上的主观感觉，并无量化指标，主要是由审美主体

的审美经验、审美修养、审美心理距离决定的。 裁判员一般都是“行家里手”、业内权威，而且身经百

战、经验丰富、修养颇深，并能时刻保持一定的审美（心理）距离，不带任何功利色彩。 所以，他们对武

术的意境美把握得比较深刻。
总之，从上面的实例中可以看出，“意境”是融汇了表演者的真情实感和欣赏者对眼前所呈现的

境象的个人领悟能力，是又一次的情感升华，是对演练者所营造的战斗氛围的充分发挥与艺术想象，
是主客体交感后的结果。

四、结语

武术审美由有形之体转向无形之气、转向“圆”与“空”的追求，即由“实有”转向“虚无”，为武术

意象审美奠定了基础。 人们对武术动作进行审美观照时，不仅要看其外在的动作表象，更要透过现

象看本质，是在对“象外之象”即意象的苦苦追寻。 一直以来，人们已经习惯用内在的主体情感去融

合、观照、把握外在的武术动作，将武术中的一个个动作串联起来在自己的头脑中演绎出了情景相

融、虚实相生，既有实境，又有虚境的意境之美（套路）。 武术的这种意境美令观赏者流连忘返、回味

不止，会使其产生一种“物色尽而情有余”的审美效果。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从形式上看，意象与个

体或部分相关，意境则与整体或全部对应。 武术意象侧重于对单个动作的评价，而意境则是对整体

的、浑然的一种感觉。 竞技武术套路比赛中，运动员要想得到裁判员的认可，就要努力将裁判员带到

这种美妙的意境中来。 一言以蔽之，中国武术习惯借用有限的“形而下”的“招式”表达无限的“形而

上”的意境，它的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已经成了数百年来武术审美的至上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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